
终结澳大利亚种族主义：需将亚洲性纳入
其国民身份认同

译者：程佳惠、李一苇、林筠晴、林心诺、刘美池、赵东飞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大量证据表明澳大利亚的恐华情绪高涨，同时反亚裔种族主义

现象激增。

种族主义浪潮再次抬头虽然令人担忧，但也并不意外。回顾澳洲历史，种族歧视现象屡见

不鲜。从十九世纪中后期“淘金热”时的中国移民，到二十世纪早期和中期的亚洲移民，

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穆斯林群体，澳大利亚的多个移民群体，尤其是亚裔移民，

都曾遭遇过种族歧视。

澳大利亚反移民的种族主义的反复出现，表明种族歧视一直未被根除。要终结澳大利亚的

种族主义，除了疾声谴责之外，我们需要更系统地分析澳大利亚种族主义问题存在的根源。

新冠疫情下反华、反亚裔情绪再次抬头
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反华以及反亚裔的种族主义现象频繁在澳大利亚多地发生。

根据斯坎伦基金会（Scanlon  Foundation）的一份重要报告显示，近六成澳大利亚华人以

及亚裔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种族主义是一个“非常严重”或“相当严重”的问题。在

近期的一份样本量为3000人的调查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近85%的亚裔

澳大利亚人都表示自己在疫情期间遭受过种族歧视。然而事实上，在2020年4月份（澳大

利亚发现首例新冠肺炎后的第三个月），澳大利亚只有极小比例的病例（0.35%）来自中

国大陆，绝大部分来自欧美国家。如澳大利亚亚裔联盟召集人庄东升(Thomson Ch’ng)所

言，“新冠疫情无疑滋长了澳大利亚社会长期以来的毒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澳大利亚部分媒体使情况升级，一些无良媒体助长了针对亚裔，尤其是中国移民的种族主

义的气焰。相关研究对澳洲媒体报道的分析显示，华人已经成为众多澳州种族主义舆论文

章的攻击对象。在与华人相关的报道中，过半数（55%）新闻评论都是负面的。

反华和反亚裔的种族主义在澳大利亚由来已久。历史上，19世纪中期开始，受淘金热的影

响，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吸引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其中，以华人为代表

的亚洲淘金者被广泛视作“黄祸[1]”（yellow peril）。在排华情绪的影响下，20世纪初，澳大

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后，议会通过的首批立法之一就是《移民限制法令》，限制包括华人在

内的非欧洲移民入境。这一后来被广泛称作“白澳政策”的法令由此被确立为澳大利亚的

基本国策，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正式在法律层面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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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鲜少担任领导角色，公共形象多遭扭曲
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态度上的歧视以及语言或者身体攻击。边缘化和异化也是亟

待解决的显著问题。

有学者指出，澳大利亚拥有一个“欧亚未来”。在人口层面，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的人

口结构经历了一个缓慢却显著的亚洲化过程，。虽然澳大利亚的移民仍主要自于英国和新

西兰，但是澳大利亚海外出生的居民中， 出生在中国及印度人数的比例自2012年起呈上升

趋势（分别从6%上升到8.3%,5.6%上升到7.4%）。

但是，亚裔群体的人口比例并没有直接转化为社会影响力。亚裔在澳大利亚社会和政治中

鲜少担任关键领导角色，仍处于边缘地位。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

明，澳大利亚的组织（包括商业、政治、政府和高等教育）中，95%的高层领导人都有盎

格鲁-凯尔特[2]或欧洲背景。高层中有亚裔背景的只占3.1%，与其形成鲜明对比。

除了社会影响力的缺失，公共形象的扭曲也是亚裔所面临的一大问题。近年来，澳洲媒体

常将华裔与“中国威胁论”相联系。任何被视作与中国政府或者共产党有联系的具有华裔

背景的政界人士和社区领袖都很难免受到质疑，甚至被指控参与了中国对澳的政治干预。

华裔自由党议员廖婵娥（Gladys  Liu）在2019年联邦大选中赢得墨尔本东部奇泽姆

（Chisholm）选区席位之后，长期被指与中国政府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导致“其议会席

位资格受到质疑”。

对于华裔澳大利亚政治家、候选人，甚至是普通社区成员来说，一旦活跃在政治和社会生

活中，他们作为合法的澳大利亚政治参与者的身份就会难免受到质疑。这对于试图跻身澳

大利亚政坛的华裔人士来说，“华裔背景（中国性）”似乎成了一柄悬在头顶的“达摩克

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他们的政治生涯。

澳大利亚对于亚洲化的焦虑由来已久
究其根源，澳大利亚的反亚裔种族主义与其对亚洲化根深蒂固的焦虑密切相关。

客观上，亚洲化已经成为澳大利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移民以及

澳大利亚和亚洲的经济联系加深所推动。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霍克-基廷政府

（Hawke-Keating government）[3]就提出澳大利亚拥有亚洲未来。2012年《亚洲世纪的澳

大利亚》白皮书呼吁，为了澳大利亚在21世纪的繁荣发展，澳大利亚应与亚洲加强互动。

经济上，澳大利亚确实已在经济层面对亚洲产生依赖：2017年至2018年，与亚洲的贸易量

占澳大利亚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量的近三分之二；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有12个是

亚洲国家，中国是其最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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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情感上，澳大利亚仍未做好准备接受“亚洲未来”的理念和亚洲化的现实。澳大利

亚在从根本上仍认为自己是一个西方国家。因此，对自身远离欧洲，地广人稀，但地处亚

太，邻国人口稠密，深感焦虑。这种文化心理和地理位置，身份认知和未来发展趋势之间

的矛盾，造成了澳大利亚对亚洲化的抗拒心理。

澳大利亚政治家宝琳·汉森(Pauline Hanson)相当明确地表达出对于“亚洲化”的忧虑。

她在1996年首次向议会发表演说时即宣称澳大利亚可能“被亚洲人淹没”。眼见汉森政治

声望不断提高，当时由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领导的联邦政府再次肯定了澳大利亚

的欧洲文化、历史传承，称其为“传承欧洲，联结北美，地处亚太”的国家。

撇开焦虑不谈，澳大利亚人在面对亚裔时，在心理和态度上都一直抱有优越感，始终将在

澳大利亚社会中的亚洲移民视为  “外人”。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针对原住民和非

欧洲人种的种族歧视根源在于澳大利亚自殖民时期延续至今的白人优越感和特权感。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一直自认为在许多方面比其亚洲邻国更加优越，这也是为外界广泛接

受。诚然，澳大利亚先于许多亚洲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和福利国家，但近几十年来，澳大利

亚发展上越来越依赖亚洲国家也是不争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澳大利亚的优越感源于在澳

大利亚成为 “亚洲的采石场”之前，其社会经济对亚洲邻国的优势，以及对亚洲 “贫穷、

落后、不稳定”的成见。

因而，正如洪美恩（Ien  Ang）教授指出，澳大利亚面对经济上被亚洲邻国超越、经济繁

荣依赖于非西方的亚洲国家这一事实，心态上很难理解和接受。经济层面对正在崛起的亚

洲的依赖，尤其是对中国的依赖，往往会加剧而非缓解澳大利亚对于“亚洲化”的焦虑和

恐惧。

加剧种族主义：媒体贩卖恐惧
澳大利亚有影响力的部分媒体在转播和助长种族主义上充当了重要角色。市场竞争激烈，

政府补贴缺乏，澳大利亚媒体普遍面临财政困境，其竞争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博取消费者的

关注。此外，媒体所有权由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等少数公司集中掌握。在此背

景之下，相比于细致的事实核查，制造出博人眼球的报道对于媒体来说更加有利可图。因

而，中国或者是澳洲华人（包括留学生）如何对澳洲安全构成威胁这类报道常见报端。

媒体报道中，移民为社会问题背锅并不新奇。近年来，媒体将一系列问题归咎于中国移民，

比如房价上涨、外来政治干涉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除华人移民之外，媒体的报道中

也将穆斯林群体与恐怖主义、非洲裔与街头帮派混为一谈。

这类报道之所层出不穷，是因为利用了澳大利亚国民对社会不平等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的

担忧。这种担忧无关种族背景和移民身份，为所有澳大利亚人所共有。致力于使澳大利亚

变得平等和安全无疑极其重要，然而，严谨公正地报道或探讨与移民有关的社会问题并呼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5041128_Australia_China_and_Asian_Regionalism_Navigating_Distant_Proximity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5041128_Australia_China_and_Asian_Regionalism_Navigating_Distant_Proximity
https://www.sbs.com.au/guide/article/2016/07/19/revisit-pauline-hansons-infamous-maiden-speech
http://www.multiculturalaustralia.edu.au/doc/howard_2.pdf
https://johnmenadue.com/australia-a-racist-nation-by-andrew-jakubowicz/
https://johnmenadue.com/australia-a-racist-nation-by-andrew-jakubowicz/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ustralia-must-overcome-superiority-complex-to-learn-from-rising-asia-5620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143861844.pdf
https://humanrights.gov.au/about/news/speeches/asianisation-australia
https://humanrights.gov.au/about/news/speeches/asianisation-australia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5041128_Australia_China_and_Asian_Regionalism_Navigating_Distant_Proximity
https://andrewjakubowicz.com/publications/race-media-and-identity-in-australia/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egaphone-diplomacy-is-good-for-selling-papers-but-harmful-for-australia-china-relations-97076
https://www.pwc.com.au/industry/entertainment-and-media-trends-analysis/outlook.html
https://www.pwc.com.au/industry/entertainment-and-media-trends-analysis/outlook.html
https://theconversation.com/factcheck-is-australias-level-of-media-ownership-concentration-one-of-the-highest-in-the-world-68437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2/is-australian-media-biased-against-china/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734-019-00426-z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7131097/How-high-immigration-Chinese-investors-housing-half-affordable-three-decades.html
https://www.news.com.au/finance/economy/australian-economy/china-is-infiltrating-australia-on-multiple-fronts-from-politics-to-business-via-its-powerful-and-covert-united-front-agency/news-story/9318c7799e540164dd0b985b9e8969c2
https://theconversation.com/racist-reporting-still-rife-in-australian-media-88957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the-media-are-to-blame-for-racialising-melbournes-african-gang-problem-100761


吁认真解决是一回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将这些问题简单粗暴地归咎于移民又是另一回

事。前者将有助于澳大利亚认识到移民对澳大利亚发展的潜力，而后者则会制造和加剧与

移民有关的焦虑，助长种族主义。

建立和维持社会经济平等和国家安全体系需要深入分析问题和积极灵活地应对问题。让移

民群体为深刻和复杂的社会问题背锅并不能使澳大利亚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更加安全。而

且对于澳大利亚的少数族裔群体而言，这只会使澳大利亚更不公平、更加危险。

将亚洲性纳入澳大利亚国民身份认同
作为传统移民国家，澳大利亚对移民群体的人力和财力资本“胃口大开”，但是澳大利亚

反移民种族主义的反复出现表明，澳大利亚在移民问题上仍存在  “消化不良”的问题：

移民来到澳洲，建设澳洲，却仍未被完全接纳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当诸如失业、犯罪以

及近期爆发的新冠疫情等结构性问题出现的时候，移民仍首当其冲，成为替罪羊。诚然，

所谓的移民”消化不良”问题，并非澳大利亚所独有。但这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这个拥有

悠久移民历史的国家没有责任或没有能力做得更好。

澳大利亚前反种族歧视专员蒂姆·索夫马赛博士（Dr. Tim Soutphommasane）指出，澳大

利亚与亚洲的交流和往来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澳大利亚应对文化多样性的能力”。

香港大学文学院前院长雷金庆博士也指出，对在澳华人的不信任和疏远有可能浪费澳大利

亚的 “侨民优势”。

因此，消除种族主义，不仅能够给予移民他们应当享有的公平待遇，同时也能帮助澳大利

亚充分获得移民带来的发展和社会效益。

面对新冠疫情期间高涨的种族主义情绪，澳大利亚亟需新的反种族主义总体框架和反种族

歧视运动。然而，除非澳大利亚将将亚洲性纳入其国民身份认同，真正将亚裔群体和移民

接纳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一份子，正视并接受“亚洲化”的趋势，否则在澳大利亚反亚裔种

族主义不太可能彻底消失。

[1] 以5分制量表衡量，从1=“从不”到5=“总是”。

[1] 以5分制量表衡量，从1=“完全不信任”到5=“非常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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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澳大利亚国庆日，于墨尔本，2014年。版权所属：Chris Phutully/Wiki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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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1] “黄祸论”认为中国等东方黄种民族的国家是威胁欧洲的祸害。–译者注

[2] 盎格鲁-凯尔特人指出生于大不列颠群岛或者祖先来自于大不列颠群岛的澳大利亚居民。

–译者注

[3]  霍克–基廷政府(1983年3月11日-1996年3月11日)。该时期内共有两届澳大利亚工党组成

的政府执政。1983年至1991年，鲍勃·霍克（Bob  Hawke）担任总理，1991年至1996年，保

罗·基廷（Paul  Keating）担任总理，基廷（Keating）担任整个霍克政府的司库。在霍克－

基廷政府时期，工党连续五次赢得联邦选举，这是迄今为止选举最成功的时期。此次长

达13年的连续政府统治期间，让工党成为了联邦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译者注


